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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刘荫与梅梅看到村里有

些孩子，长得有些怪，四肢与头颈

又细又长，肚子的下半部却显得非

常大，圆鼓鼓、胀胀的，远看这些

孩子的身形，真像只长头颈鹅。只

因平时没有什么大的症状，只是间

或肚子有点疼，吃点助消化的药就

会好的，故而大人们就不太在意。

可是刘荫和梅梅叫来几个小孩掰开

眼睛一看，却发现每人眼内有许

多小黑点，对村民们说，这是一

种虫在肚子里作祟，便去田野里

采来一大捆名叫六卜树子的草

药，叫有病孩子的村民拿回去晒

干，再碾碎，和着鸡蛋炒着给孩子

吃。但有些人不是草药少，就是鸡

蛋少了，敷衍了事，结果疗效不见

好。可张大妈却是很认真，她刨去

锅底灰，请梅梅帮她去炒药，炒好

后又叫阮朗如数吃下。这阮朗虽

生着黄胖病，却很是听话，全按

梅梅说的做，一连吃了好几天才

把草药吃完，果然有效果。有一

次，阮朗去粪坑大便，不一时就

拉了一堆粪便，站起来回头一

看，吓得哇哇大叫。张大妈听

到叫声，便赶快走来，心 里还

以为出了什么大事。这时刘荫

与梅梅正坐着说话，听到叫喊，

也跑过来一看，原来是阮朗泻

出一大堆虫，白白的，长长的，

足有三十多条，看起来还在垂

死挣扎，一动一动的。张大妈

一 边 拉 着 正 在 缚 裤 子 的 阮 朗 ，

一边走出粪坑，直往祠堂跑去。

只见刘荫与秦梅梅又凑在一起说

话，好像在商议什么大事似的。

他们见张大妈来了，刘荫站起笑

着安慰张大妈说：“大妈，阮朗

拉出来的虫叫蛔虫，把这种虫打

掉，阮朗的病就好，你尽管放心

就是。”张大妈听完刘荫的话就

千恩万谢起来，直说：“我只有

阮朗一个儿子，多亏刘荫、梅梅

医好他的病，不然的话我就完

了。可是我还有一件事闷在心

里，还是放心不下。”刘荫又说：

“大妈，您还有什么事，请你说

出来听听。”张大妈又笑了笑，

轻声说：“我见梅梅的肚子一天

天大起来，桂红姑娘的身体又那

么虚弱，你们下一步打算往哪里

去呢？”刘荫诚恳地回答张大妈

说：“我们正在商量这件事，你

老人家看我们去哪里好呢？”张

大妈见问，便直爽地说：“依我

说，最好是到剡东天姥山脚去，

那里山多、洞多、神仙多、草药

多、野茶多、空地多，你们去了就

会办法多，从这里过去路也不远，

起个早，一天便可到那里。”刘荫

听张大妈的话说得实在，低着头沉

思了好一会，便说：“有道理。”

别看张大妈是个农家老太婆，可她

有些心机，改变口气，又缓缓地

说：“你们去剡东也不容易，第一

要造几间屋来遮风避雨，毛竹、树

木、茅草长在山上，可以随便砍，

可也得花几个月功夫。有房子，没

有田地，也活不下去，开田开地也

得要几个月功夫。我看，你们把桂

红姑娘留在我家，让我来照顾她，

你们也可以省一份心。”张大妈把

她盘算已久的主意，有条有理地说

了出来，大家不得不承认她的话是

对的，就当场决定，依着她老人家

的话去做。

过了几天，刘荫他们把桂红留

在张大妈家，起了一个早，果然于

当天下午便到了天姥山下，还找到

了一个定居的好地方。这地方虽然

四面环山，中间却是一方平地，约

有一千多亩这样大，可以开垦出良

田。平地东面流淌着一条不算大也

不算小的溪坑，溪中流水潺潺，且

又清澈见底。水中鱼虾成群，石蟹

横行，卵石垫底，清晰可见；西面

是一排排的山岭，山洪暴发时，刚

好成为绿色植物的护卫；南面群峰

叠嶂，草木斗翠，鸟语花香，是野

茶、草药的乐园；北面渐行渐宽，

多条水流汇聚融合，奔向剡中。地

方看定后，刘荫、秦梅梅他们搭棚

造屋，开田造地，果然用了差不多

一年光景，就屋成田就，大家分头

入住，过起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

一个小屯就这样诞生了，刘荫为它

起名“刘门坞”。更让刘荫高兴的

是秦梅梅生了个大胖小子。这小子

目像亲娘，两颗瞳珠闪闪发光，小

鼻子生得挺直，嘴唇赤红赤红，都

像梅梅，只有皮肤像刘荫，白净白

净，很是讨人喜欢。因为这孩子是

辰时降生，爹娘为他起名“刘晨”。

刘晨降生的时候，正好天下太

平，东汉光武帝刘秀灭了王莽，登

基洛阳已多年了，因而刘晨得以健

康成长，逐渐成长为五岁孩童，刘

荫和梅梅也随儿子的成长而苍老，

都已年过半百。这样就引出他俩的

心事一桩，让刘晨去学儒家的 《四

书》、 《五经》 好呢，还是让他去

学医家的 《内经》、 《外经》、 《本

草经》 好？夫妻两人反复推敲比

较，还是举棋不定。东汉时还没有

科举制度，读 《四书》、 《五经》，

平民百姓是做不了官的，只能当个

学究，而学医可以为百姓治病，救

人于苦难之中，是一件善事，再加

上他们夫妻俩都是从医的，身边留

有医经竹简，学起来也方便。这

样，刘晨从五岁起就开始学医。

刘晨学医十分用功，人又聪

明，记性好得很。到十岁那年，已

将 《黄帝内经》、 《神农本草经》

等医简背诵得滚瓜烂熟。他深受

“神农尝百草”这种自我献身精神

的感染，一心要做神农那样的豪

杰。一天，正逢夏秋交接的时节，

山上草木茂盛，百花齐放，色彩斑

斓，红的红，蓝的蓝，黑的黑，白

的白，黄的黄，紫的紫，叫人眼花

缭乱，很是好看。在绿叶的遮盖下

山果摇晃，诱人流涎不止。小小刘

晨就只身出门去尝百草，沿着刘门

山采药径上天姥，拨开荆棘，见山

果就摘山果吃，见草药就拔草药来

尝。山果逢酸的龇牙咧嘴，逢甜的

则囫囵吞枣。草药尝出甘的性平，

酸的性寒，辣的性热，这样越尝兴

致越高，干脆摘花朵来吃。这时，

刘晨发现山坡上有数丛剑齿状叶的

草，走近去看这草长得挺拔直立，

顶端还开着喇叭状的黄花。刘晨见

那黄花好生肥大，就将它采下来

吃，觉得其味无香无臭，就一连吞

下数十朵，肚子里就有饱的感觉。

他往地上一坐，稍微休息了一会。

过了一刻，觉得身上热烘烘的，随

后脸上也燥热起来，突然感到很兴

奋，竟手舞足蹈起来，同时用童嗓

高声唱起“草药歌诀”。其歌诀一

是：“鼻尖生疣真难过，鲜摘桐子

只一个。快刀一划浆水出，抹鼻七

日便好过。”他随后爬上大树，摘

果子，衔在口中，扭动腰身，一扭

一扭的，扭个不停。过一会就唱起

歌诀二：“女人生子血如注，山羊

尾巴可以治。顺手一刀血一盏，喝

落肚里血就止。”唱完又扭动屁股，

口里“啊唷，啊唷”地喊着，走罢

十来个圈子，便一个劲地打摸自己

的腰身，显得滑稽可笑。接着又用

民间的 《马灯调》 唱起歌诀三：

“缝衣针线吞落肚，挖得田鸡两眼

珠。吞进肚里过一夜，针线一起出

侬肚。”一边唱一边舞动着竹梢，

又一圈一圈地举手挥动，装出骑马

快跑的样子。放下竹梢，小刘晨又

唱歌诀四：“三只洞蜂抵只虎，咬

着就要性命无。一点红草伤口搓，

随搓随好无痛苦。”唱毕又哈哈大

笑不止，真有些疯狂的状态，自以

为是洋洋得意，竟仰面朝天躺倒在

地，挥动四肢，一口气又唱出第五

至第八首歌诀。歌诀五：“六卜树

籽是株草，切碎和蛋煎又炒。吃到

肚里虫来抢，大小蛔虫统仰撑”；

歌诀六：“豆腐渣瘤介难看，金针

根和盐捣拌。成糊敷在瘤皮外，自

然脱落呒有疤”；歌诀七：“水火烫伤

辣辣痛，水蜡烛浸烧酒中。调和成糊

敷伤口，自然而然勿会痛。”歌诀八：

“依娃肠风实难熬，只痛勿讲哭又

闹。鲜葱五根捣成糊，掩在肚脐马

上好。”

刘晨念罢八只草药歌诀，从地

上爬起，拍拍衣裤，扬起半天尘土。

他年纪虽小，一贯喜欢干净，为什么

今天搞得这样龌龊。他猛然醒悟到

今天是吃错了药！急忙跑到草丛中

一看，真是，自己刚才吃的喇叭花是

疯茄花，人吃多了就会发狂，幸亏他

的头脑还有些清醒，马上想到医简

中有句话，叫做“神农尝百草，日遇

七十二毒，遇荼而解之。”他马上到

草木丛中找到野茶，摘来两大把塞

进嘴里大嚼起来，只感到满口茶汁

滑润，气味芬芳，用舌一舔，苦而鲜

爽。他赶紧找来一孔冷水，手脚统落

地，作个田鸡扑状，吸一口冷水把茶

糊囫囵吞下，再翻过身来坐在地上

往嘴里塞进一把茶叶，加以咀嚼。如

此一来一往，把两大把茶叶全部吞

进肚里。少歇，茶叶果然产生疗效，

使刘晨的头脑清醒起来，抬头一看

天空，日头已经西斜，就在山中拔回

百来株茶苗，带回家中，栽在门前屋

后。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又过去

两年。一日，十二岁的刘晨随父亲刘

荫上山采药，不知怎么的，父子俩竟

走散了。可刘晨也不心慌，就近找得

块大岩崖，一步步爬了上去，在崖顶

坐定。因为父亲与他曾有约定，如果

两人走散，只要坐在原地不动，父亲

就会找到他的。刘晨遵照约定，坐在

那里动也不动，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还做起梦来。在梦中他信步走到一

块草坡上，约有几百亩地那么宽阔，

草坡的尽头有一座红墙碧瓦的庙

宇，从庙中走出一位须发雪白，面容

清秀，身穿黄色道袍的老人，步态稳

健地朝着刘晨走来。老人满面笑容

地走近刘晨，笑呵呵地说：“你这孩

童可是刘晨吆？”刘晨听老人叫出他

的名姓觉得很奇怪。但他不失礼仪，

向老人行过大礼后，斯斯文文地接

着说：“小辈正是刘晨，不知长者是

怎么知道的？”老人又笑笑说：“我是

你的上祖刘根，年已二百余岁。”刘

晨听罢点点头说：“我听父亲曾经说

起，我刘家曾有上祖，修行成仙去

了，今日相见荣幸得很！”老人高兴

地说：“还有更荣幸的哩！这庙中还

有你的上上上上祖刘越，西周时人，

至今有千余岁矣！也在庙里盼你，快

快进庙拜上一拜。”说罢就拉着刘晨

向庙中走去。只见在堂上神坛坐着

位美貌男子，形似少年。白须老人指

着上方的男子，严肃地说：“这位正

是你的上上上上祖刘越，快快下

拜！”刘晨急忙跪拜，口说：“小小小

小辈刘晨涉世仅有一十二年，见识

浅薄，恳请上祖上上上上祖训示。”

刘根、刘越两仙见刘晨如此识礼，心

中好不喜欢，异口同声训示说：“仙

家与修道之人，以渡世济生为本，你

从医采药救人，正合仙家之道，可惜

知之不多，让吾等传授于你。”随后，

两祖仙轮流向刘晨说出药草、药石、

药虫、药禽、药兽、药鱼共二百二十

八种。刘晨听罢，牢记在心，辞谢祖

仙的训示，走出庙来，从山腰攀上峰

顶，见那里长满茵茵嫩绿的草木，其

嫩如晶莹美玉，光彩照人；其绿若翡

翠横陈，幽远深沉。再加上蓝天白云

的衬托，其美无物可比，令人有如入

仙境的感觉。刘晨对草木再加细细

地观察，原是天姥野茶和黄精枝叶

参差生长在柏间松隙之中。刘晨脑

海里闪过一丝念头，刚才祖仙传教

中说到“野茶与黄精味甘性平，久服

可健五脏，补骨髓，久服当能轻身长

寿。”转念想到这正宜老爹、老娘服

用。他立时把两味草药看作珍宝，叉

开两手，左右开弓，采摘起来，又将

药锄挖出一块块形似捣臼的黄精分

别纳入背篓之中，不多时那背篓就

满当当的了。刘晨抬头向天望去，已

知时过晌午，正好回家。抬步间，听

得草丛中有“咕咕”的叫声，其声响

饱含痛苦悲凉。刘晨被这叫声牵动，

返身循声拨草前行。发现一只灰毛

兔子躺在那里，正在垂死挣扎。刘晨

托起那灰兔一看，只见它的臀部已

被别的野兽咬伤，且又乳房膨胀，轻

轻触摸便有乳汁外溢，可知它正哺

育一窝小兔，多则八九只，少则三五

只，死这母兔一只，必将连累一窝小

兔的性命。刘晨动起悲天悯兔之心，

立即用止血药为母兔治伤，再喂以

滋补之药“天姥神荼合丹桂”之丸，

使母兔恢复体力。母兔才一瘸一拐

地走回巢穴去，还不时回头来看它

的救命恩人。这时刘晨感到有人在

轻抚他的肩膀，一觉醒来，竟是南柯

一梦，轻抚他的是老爹刘荫。这样父

子俩才一同返回家去。在回家的路

上，他发现老爹刘荫走路与往日不

同，一瘸一拐。刘晨暗暗叹息着说：

“古书上说儿子长高，父亲变老，克

尽孝道，求父寿比南山高。”

自此，刘晨每三日为老父、老母

熬一罐黄精，为双亲健身；每日为双

亲各烹一杯茶，使老父老母强心清

神，为双亲增寿。数月后，果然使二

老轻身健步起来。二老有感而发说：

“当年在商丘开草药堂时，采茶需上

大别山，今在刘门坞门前屋后就可采

到茶。两茶相比，各有千秋。大别山茶

细圆光直，多白毫，香味浓汤色绿，每

一叶脉，左右开屏，一十八筋，卷软平

和。天姥山茶，茶汤淡黄，晶莹鲜爽，

有香悠远似兰，有一香二鲜、三苦四

麻、五滑六甜之不同品味。每一叶脉，

左右开屏，二十四筋，芽瘦而不壮，叶

薄而不柔。”

时间又过去三年，刘晨已长成

十五岁。一日，又与老爹一同上山采

药，从屋后采药径上刘门山，再爬班

竹山，听得头顶有“吭吭吭”的白鹤

叫声，不禁仰面望天，但见天空万里

无云，一片晴空，阳光灿烂，晃人眼

目。天姥山拨云尖方向，展翅飞来两

只大白鹤，在蛤蟆尖崖巅上空盘旋

起来，忽左忽右地似在寻找什么。盘

旋多时，忽将头上红顶一抖，向崖巅

降落下去。白鹤在江南是稀罕之物，

也是神圣之鸟，怎么会降落在蛤蟆

尖上？这事引起了刘晨的好奇，他抓

住老爹刘荫的手紧问：“刚才飞来飞

去的大白鸟，平常时很难见到，这种

鸟叫什么鸟呢？”刘荫见自己的老来

子天真烂漫，睁着一对黑亮的眼睛，

问之不休，便笑着回答说：“这鸟不

叫大白鸟，它叫白鹤。”刘晨凡事喜

欢寻根问底，接着又问：“这种白鹤

长得好漂亮，像很有灵气似的！”刘

荫见儿子年仅十五，还是个少年，就

已经很有见识，心头高兴起来，就轻

轻拍了拍刘晨的背脊说：“白鹤不仅

很有灵气，简直可以说，它还有一身

仙气。它常和神仙作伴，给神仙当

坐骑，神仙有时也化作白鹤，从天

宫降落红尘，来试探人的良心，把

好人渡上天，把恶人打落地狱。”

刘晨虽然聪明伶俐，但终究还是

个孩子，总带着些稚气，拉了老爹

刘荫要去蛤蟆尖走一遭，再去看

一看那两只白鹤。刘荫虽已年过

六旬，身子骨与初到剡东时已大

不相同，羸弱许多，但还是宝刀不

老，就顺着老来子的心愿，要去蛤蟆

尖走走。因山路狭窄陡峭，走不到一

半就想休息片刻，正坐倒在地，听得

有人在有气无力地呻吟着：“啊唷，

啊唷，痛死我呀！我要死啦！”刘荫、

刘晨父子俩听到这凄惨的叫声，连

汗毛也直立起来，紧走几步依着叫

声搜寻过去。不多时就到了，是一

个白须白发的老人盘坐在路边草

丛中。他右手拼命地搓肚皮，左手

用拳头敲打腰背。刘晨看到这一

幕惨景，立即三两步奔上前去，跪

倒在老人的面前，双手摇动着他

的膝盖，竭尽全力地喊叫起来：

“老爷爷！你不能死呀！你哪里不

舒服呀！你快说呀！”他一边喊，一

边落下了眼泪。老人有气无力，用

手指了指放在旁边的一担柴说：“我

清早出门来砍柴，谁知这担柴换了

我的一条命，我真的要死了！”一个

“死”字刚出口，刘晨立刻嚎啕大

哭起来。刘荫见儿子哭得厉害，走

过去劝阻下来，从自己的衣袋里

摸出十来颗绿豆大小的药丸，对

白发老人说：“老大伯，你腹中疼

痛，恐是发痧，我这里有药丸，你

吞服下去好不好？”老人家斜着眼

睛看了看刘荫手中的药丸，摇摇

头说：“谢谢你的好心，我实在不

是发痧，是一种老毛病，家里备有

药丸，只要一吃就好。只怪我年老

懵懂，出门时没有带药，只落得病

倒路边，差一点成倒路死尸。”刘

荫接口就问：“老大伯，你家住哪里，

说出来我们抬你回去。”老人听后，

高兴地说：“路倒不远，就在刘门山

的东面，大概有五里路程。”刘荫与

刘晨父子听罢老人说的话，立刻行

动起来，一个背老人，一个挑柴，

两人轮流着，加快脚步，向刘门山

东面奔去。不一会就到了，只见在

树木中靠着崖壁有两间茅房，显得

很矮小，老人说：“那茅房就是我

的家，到了，到了。”父子两人走

到茅房前，拍了拍门。只听得

“呀”的一声，从门里面走出个中

年女人。只见她一身漆黑，头发虽

然蓬松，却黑得发亮，脸面生得特

别长，只会笑不会讲话，是老人的

哑巴女儿。她急忙搀扶老人进屋，

喂他吃了药，这样老人就获救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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